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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物 通州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张丽

历史
古城

看

通州因“路”而生
还建有长城

“万舟骈集”是“通州八景”
之一，所谓“舳舻蔽水”“弦歌相
闻”，运河文化是通州最鲜明的
标签。

在通州区博物馆珍藏着沉船、
石权、修船工具、铁锚等大批漕运

文物，无不默默诉说着当年这座漕
运枢纽城市的盛景。其中，军粮经纪

密符扇乃全国孤品，也是通州区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

一把扇子，写满各式各样的奇异符号，
正反面共 100个。据文史专家池源介绍，各
地漕粮运抵通州后，官府会委派雇佣的军粮
经纪人员加以验收。为防止勒索舞弊等情
况发生，制定密符制度，每名经纪都有自己
的一个密符。“每名军粮经纪在验收合格的
漕粮袋上，会用上好的炭画上密符。监察官
员随时抽查袋内的漕粮质量，合格便罢，有
不合格的，则对照着粮袋上的符形，追根溯
源，查出真实姓名，然后按照朝廷规定予以
处罚。

池源说，元朝建立大都后人口大量增
加，周围亦有大量驻军守卫，漕粮需求量很
大。军粮经纪是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并非
政府在编人员，但信誉度极高，对于押运方
与收储方都负有责任。“小小的折扇体现的
是古人的军粮管理智慧，也是古人维护整条
京杭大运河漕运秩序的智慧缩影。”池源说。

“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说的就是
大运河为建造北京城运来物资。馆藏 20多
块金砖就是此证。所谓“金砖”，指规格为二
尺二、二尺、一尺七、一尺四见方的大方砖，
并非真金制作，虽是泥土烧制，但因制作过
程耗材耗时，价值堪比黄金，故称金砖，是中
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的珍品，专供宫殿等重
要建筑使用。从故宫初建时起，这种由特殊
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

此前，通州区博物馆曾借出一块清乾隆
三十八年所造金砖，在国家博物馆的“舟楫
千里：大运河文化展”上展出。这块金砖是
清代鼎盛时期所造，铭文精细，上到知府产
地，下到工匠窑户，全部署名镌刻，可以看
出，清代质量追溯制极其严格。

大运河不仅为北京城送来了金砖，还有
金丝楠木、花斑石等基础性建筑物资，大量
南方技艺、风俗、美食也传入京城。

馆藏文物里出现了一个老北京人都熟
悉的品牌——大顺斋。该文物为大顺斋砖
刻楹联，由8块砖组成，上首为“本斋专做细
巧糟糕什锦炉食一应俱全”，下首是“本斋专
做大小八件龙凤喜饼一应俱全。”记录着通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顺斋糖火烧入京
的故事。

据大顺斋第 17代传承人刘志国遍查史
料整理，“1637年的一天，位于京杭大运河北
段的古城通州，迎来了一条条运粮漕船，其
中一条船上走下一家人，打头的便是一家之
主刘大顺。这个来自上元（今南京）的回民
商贩，看中了这里的繁华，便落下脚来。刚
到通州，刘大顺一家人有些水土不服，出现
了腹泻，于是他们便将自带的麻酱、红糖和
在一起做火烧吃，用于温肚止泻，在制作时
还添加了桂花之类的佐料，制作出来的火烧
味道格外香甜，于是糖火烧诞生了……后来
刘大顺在通州城内买下了两间门脸房，取名

‘大顺斋’。至乾隆年间，生意渐旺，又在回
民胡同买下五间门脸，两间为店，三间当作
坊，经营糖火烧和南派糕点……”

如今，大顺斋的金字招牌已经在通州地
界挂了三百多年，大顺斋的糖火烧更是作为

“通州三宝”之一，成为城市副中心一张闪亮
的名片。

历史上，像刘大顺这样“有眼光”的商家
还有很多，作为漕运枢纽城市，运河北首，明
清时期通州经济繁荣、商贾云集。有据可
考，大运河畔晋、冀、浙、闽、鲁等商业会馆星
罗棋布。

如今，看着大运河畔一栋栋商务楼宇拔
地而起，颇有古今同辉的穿越之感。

您有多久没去博物馆
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城

市副中心首家博物馆——通州区博物馆
推出“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主题活动，将有

特色的展览送进社区，同时邀请更多社区居民走
进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藏品，感受这座千年古

城的悠悠历史。
通州区博物馆共有 2000多套藏品，将近 6万个单件，

涉及石刻、瓷器、陶器、契约、铁器、匾额以及印记城砖等多
门类。其中不乏珍贵文物，诸如全国独一份的军粮经纪密
符扇，还有见证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燃灯塔风钟、乾隆三十
八年的金砖以及大量不同形制的石刻等，无一不在述说
通州悠久历史与辉煌文化。丰富的文物馆藏见证着这
座历史古城发挥军事重镇、漕运枢纽、对外交往等

方面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座馆浓缩一座城，记者走进通州区

博物馆，带您一起见证两千年古县
变身城市副中心新城。

运河文物
重现富庶漕运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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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

军事
重镇

冷兵器见证刀光剑影的通州

不仅经济文化等历史底蕴厚重，通州还是“上拱京阙, 下控天津”的“水
陆之冲逵”，是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丰富的馆藏文物也彰显出古城的另
一面。

通州区博物馆展示的战国青铜剑，说明先秦时期燕国曾有战事在此地
发生；东汉初、北齐北周隋、唐初，潞县(今通州)曾先后三次成为渔阳郡郡治
所在，可见此地作为北方军镇替中原王朝扼守北部边疆；北齐之时，修筑土
长城直至渤海湾拱卫东部东北部防线，皆可佐证通州是军事重镇。

通州的门户地位，因金代北京正式成为封建王朝都城日益突出。通州
区大运河研究会理事、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陈喜波说，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
王朝都城，大都的影响力远及海内外，通州作为东大门，经济上河海通运，
江南地区的丰富物产因水运与海运的畅通源源不断经通州输入大都；交通
上，从元代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覆盖全国的驿传系统，通州正好处在通联
大都与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将中央政府的军政号令传布四方。在近
700多年的时间里，通州得到历代统治者不断经营与葺治。

明清以后，通州的军事门户地位更加凸显。通州区博物馆收藏了三尊
出土铁炮和400余枚铁炮弹，均为明清时期。据历史记载，多次惨烈战事发
生在此，无一例外都是以攻占首都北京为最终目标的艰苦攻防战。

北蒙南倭是明代两大外患，北方蒙古瓦剌兵、后金兵数次入犯北京，通
州城内粮仓存有供应首都与北部边防官兵的粮饷，是兵家必争要地。因此
保卫通州，保卫运河，是保卫首都与边防的重要前提。

“明代通州地近边关，具有护卫北京要责，因此在通州地区共设有五个
军卫。除通州卫外，还有神武中、定边、通州左、通州右四卫，用来拱卫京
城。”陈喜波说。

此外，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打下元大都后，命孙兴祖重修通州旧城城墙，
至明朝正统年间在通州旧城西侧修一圈城墙，将大运西仓纳入其中，防御
鞑靼、瓦剌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保卫粮仓。如今在通州区博物馆中还
能看到张家湾印记城砖，据文史专家推测此砖应是备修缮北京、通州等城
墙所需。

晚清后，通州作为运河水路通达之地与京城东面的最后一道门户，
先后遭受英法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创伤
与深重灾难。大时代变局中，京城遭受各国列强欺凌，而门户通州不得
不首当其冲，在护卫京师脆弱的最后一道防线，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
的英雄故事。

在一片空旷之地，双方骑兵激烈混战……馆藏文物《八里桥之战》版
画，生动还原了英法联军侵华时期八里桥大战的场景。

这幅版画为横版，版画下有一行英文，大意为“皇家龙骑兵禁卫军跟八
旗兵在北京附近的遭遇战”。版画内容为双方激战的场面，大部分骑马作
战，也有几人短兵相接，或是人仰马翻，可见战势之猛烈。

“1860年，英法联军海上集结，占领天津大沽炮台，经海河至北运河一
路打到张家湾，清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拼死抵御，战事惨烈。”王铭回顾
这段历史说道。

这幅馆藏版画来之不易。郑旭升介绍，该版画实际来自英国《伦敦新
闻画报》，创作时间大概为19世纪中叶，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吴十洲教授在英
国购买，后赠与通州博物馆，填补了通州区博物馆无版画类文物的空白。

对外
门户

使节来朝拉开首善之城序幕

当年，沿着大运河来往通州的不仅有中国商人，还有不少外国客商。雍
正帝御碑上称通州为“天庾之都会、水陆之冲逵”“万国朝宗之地”，可见此处
当年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画戟将军幕,风骚使者槎。津门三百里,湖上拥晴霞。”在这首清代小诗
中藏着通州中外沟通、来使络绎不绝的景象。它讲的是从城上可以看到巡漕
督运的官员公署，还可以看到远航而来的各国使船，所谓“使者槎”即使船，槎
即木筏。通州作为京师东门，陆路、水路交汇的门
户之地，各国使节梯山航海远道而来，在通州舍舟
登陆，转赴京师。因此，通州设有专门的潞河驿接
待外国来使，为“京门首驿”。

通州区博物馆内现存有一块琉球人墓碑, 出土
自张家湾琉球墓园，墓碑虽磨损严重但铭文依然清
晰。碑首有楷书所题“琉球国”三字，碑身则写有

“陈情都通官王公大业墓”，碑身两侧刻有其卒葬时
间“光绪十四年（1888年）”。琉球国此前已被日本
灭亡于光绪五年(1879年)，从王大业墓碑上仍刻有

“陈情都通官”，可见中琉之间的情谊。
琉球国与朝鲜国一样，是明清帝国的重要藩属

国之一。王铭介绍，琉球来华使节、官生等人员自
南向北沿着运河赴京朝觐,在往返京城和琉球的途
中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病死而葬于京畿地区的不
在少数。通州张家湾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方便后
人来此祭扫凭吊，而成为北京地区安葬琉球人的首
选之地。清乾隆帝时延续雍正时期对病故琉球官
生的事例处理，一方面赐银用以营葬和慰问亲属，
另一方面将此类墓地统一划在张家湾，最终形成了
张家湾琉球墓园。

“除了通州张家湾外，沿着琉球使团北上的路
线陆续发现了琉球人墓葬。有史可考的至少有十
余人，墓地分布在福建福州、浙江兰溪、江苏苏州等
地。”王铭说。

除了琉球人，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朝鲜使
节、安南（今越南）使节，苏禄（今菲律宾）东王纳贡，
都是经运河从通州入京，这座古城也成为当年的对
外交往中心。

通州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军粮经纪密符扇。记者 党维婷/摄

《《蓟襄驰道示意图蓟襄驰道示意图》》

印记城砖印记城砖

战国青铜剑战国青铜剑

《《八里桥之战八里桥之战》》版画版画

燃灯塔风钟燃灯塔风钟

一进通州博物馆展厅，
一副《蓟襄驰道示意图》迎面可
见。这张图展示的是蓟襄驰道穿通
州旧城以北而过，这条古道是秦时所建
位置最北也是最早的“国道”，跟如今的京哈高速基本重合，是秦
朝中央遥控辽东地区的交通动脉。通州区博物馆馆长郑旭升说：

“在人类历史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向来与人类的活动相生相伴,其
中又以陆路交通的发祥最为久远，秦始皇所修蓟襄驰道是通州城
得以延续千年历史的基础。”

“提到蓟襄驰道，不得不提它的前身燕山南麓大道。”首师大
历史学院副教授、首师大北京文化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王铭说。
自有记载以来，蓟城（今北京）便有四条交通干道沟通四方：西北
居庸关大道，东北古北口大道，西南太行山东麓大道，东方还有一
条连接蓟城与渤海湾的山海关大道，即燕山南麓大道。

“北路饶长风，方舟成奄泊。迟迟通路亭，弥弥活水曲。”这首
明代王问的《杨村驿与镇山秉烛言怀》五言诗中提到的“北路”，便
是指燕山南麓大道,在这条大路上,坐落着新莽时期的“通路亭”,
即西汉时期称为“路县”，东汉时期称为“潞县”,正是今通州。

亘古至今，城市的发展与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一是水源，
二是交通。北京小平原的几大水系汇聚于此形成通州的母亲河
潞水，为这座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通州临水而建，因“路”而生，
这也是通州最早以路县为名的原因。王铭说，这四条干道不仅是
今北京城的前身蓟城形成的根本条件,也是通州地区得以持续发
展、历久不衰的重要基础。

清晰讲述通州历史的，还有通州博物馆珍藏着的 93 合墓
志。其中，历史价值最高者当属 1983年于通州土桥砖瓦厂施工
中出土的唐代孙如玉墓志。眼前的墓志艾叶青石制，正方形，边
长 47厘米，志盖四角线刻牡丹花朵，四坡面线刻十二生肖；志底
四角刻“X”纹，内饰云纹。楷体墓志铭文言：“魂埋潞川，东有潞
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戍，北有玄武垒至潞
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

“这段志文告诉今人，今通州城是北齐所建，今域内曾筑有北
齐长城，今北运河唐时已称潞河并明确其走向。这对研究今通州
区历史地理、北齐长城走向提供了历史证据，填补了通州城变迁、
北齐长城记载的空白，十分珍贵！”郑旭升说。

不走进博物馆还不知道，通州居然也有长城。
郑旭升介绍，馆藏唐代公孙封墓志，以及清代刑科给事中雷

应禹墓志铭文均见证了北齐长城的存在。
北齐土长城遗址位于通州永顺镇窑厂村，始建于天保年间

(551年-559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据推断，古时应高7至
8米，今残高4至6米，宽处13米，窄处近9米。

据史料所载，南北朝时期，公元550年北齐建立，建都邺(今河
北临漳县西南)，公元 577年被北周所灭。北齐领地南与萧梁对
峙，西同西魏、北周抗衡，东有渤海屏障，惟北惧柔然、契丹侵犯，
于天保八年(557年)自昌平长城向东南依河而筑修起一条夯土长
城，傍温榆河、潞河，经顺义、通州、武清，直至天津海河。隋统一
后，长城失去了防御作用。明初开始，通州居民骤增，建房甚多，
附近居民取土长城熟土烧砖。有窑工在土长城上建房成村，才保
存下此处一段长城遗址。

“一边是长城，一边是潞水，自然与人工屏障相结合的地理区
位，是历史上潞县城市自我保护的依仗。”王铭说。

“一支塔影认通州”，作为地标，始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塔直
至今日仍在大运河畔守望。八角十三层高的燃灯塔斗拱飞檐，椽
头上曾悬挂着2248枚精致铜铃，通州区博物馆就藏有100多枚。

铜铃学名叫“风钟”，馆藏风钟都是环顶、圆肩，大小尺寸略有
不同，高的有17厘米，口径最大的有16厘米。

藏品中，有的风钟腰部刻有“修塔僧照盛”楷书字样，标明清
康熙三十年（1691年）重建塔身工程是寺僧照盛主持。有的

则刻有人名。郑旭升表示，当年寺僧为了重修此塔到处
化缘，仅靠个人微薄的力量，一年化缘所得也修不完

一层。当地官员得知此事，动员百姓、乡绅募捐“众
筹”修塔，第二年便修缮一新，故而在风钟上刻有
募捐者的姓名，有的还刻有寄语。

“作为通州地标，燃灯塔与塔内文物体现的
是北朝以来潞县多元文化的融合，也是潞水对
岸的西汉路县故城的延续和呼应。”王铭表示，
“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作为大运河北端

一座重要的漕运仓储大码头，奠定了通州城
市繁荣的基础。“从历史和现实看，通州都是
宜居之地。”王铭说。


